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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枝裕和自文本互文性分析

——以《步履不停》、《如父如子》、《比海更深》为例

文珊珊 杨洪俊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 南京 211816

【摘 要】：迪伦•巴克将互文性区分区分为三种，分别为文内互文，文本间的互文，以及他文本互文。本文基于“文内互文”

的理论，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试图通过在同一个文本中反复使用相同的意象，来揭示文本“内在差异”。具体分析是枝裕和的

三部文学作品《步履不停》《如父如子》和《比海更深》在各自文本内重复出现的意象。例如《步履不停》中的“楼梯”、《如

父如子》中的“相机和照片”以及《比海更深》中的“台风”。本文具体考察这些能指在各自文本中的重复模式，分析它们如何

通过循环使用形成文本的内在差异，并最终实现自我指涉的文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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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枝裕和（1962—）作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导演和作家，

其创作始终围绕“家庭”这一核心载体展开叙事，以家庭题材

与细腻叙事见长，被学术界誉为日常美学的集大成者。其作品

通过非戏剧化的日常生活刻画，完成对人性本质的深度挖掘，

形成独特的是枝美学体系。在《步履不停》中，是枝裕和以夏

末祭日为时间切片，通过母亲的行动、父亲的语言等细节，揭

示代际创伤的隐秘传递，即长子溺亡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家庭，

而子女对父母的愧疚则通过蝴蝶意象得以具象化。《如父如子》

则通过伦理与血缘的伦理悖论，在血缘与情感的张力中重构父

性定义，良多最终选择“非血缘”的亲情，完成对传统父权叙

事的解构与超越。《比海更深》更以台风夜为叙事容器，将未

完成的爱升华为对人生遗憾的哲学沉思。迪伦巴克的互文性理

论中的文内互文是指同一个作者的作品 a，b，c单个文本内的

互文关系。文本间的互文是指同一个作者的作品 a，b，c三个

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而他文本互文是指作者 A与作者 B 的

作品间的互文关系。[1]是枝裕和三部作品构成精妙的“文内互

文”系统：首先，符号体系形成闭环——如“家庭合影”“台

风”“蝴蝶”等符号意象在三部中重复出现，构成记忆的时空

锚点；其次，主题层层嵌套代际关系、时间哲学、遗憾美学三

大母题在三部中螺旋上升，形成“家庭”概念的立体阐释；最

后，叙事策略互文参照——《步履不停》的“日常切片”与《比

海更深》的“台风夜封闭空间”形成空间叙事对照，而《如父

如子》的“身份置换”则与《步履不停》的“缺席和在场”构

成辩证对话。这种互文性不仅构建出是枝裕和的家庭观，更在

学术层面拓展了文学文本中互文理论的应用边界通过符号、主

题、策略的三维互文，使单部作品的文本厚度在整体框架中获

得几何级增长，最终实现对家庭本质的追问。

1 《步履不停》中的文内互文

是枝裕和的《步履不停》中，反复出现的循环主要表现为

意象的复现。这种循环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蕴含空间再现与

意象重现的双重意义。通过解析同一作品内部不同要素如何通

过自我指涉形成丰富的叙事网络，揭示文本内在的互文性机

制。在《步履不停》中，这种自我内部的互文性通过墓地参拜、

蝴蝶、家族聚会及楼梯等核心要素得以具象化呈现。

文本中反复出现的蝴蝶承载着多重象征意义。首先，蝴蝶

隐喻着蜕变、虚幻与轮回。作品中描绘继子目睹蛹化蝶的生命

周期场景，这一过程成为变身的象征。正如西方文学中但丁《神

曲》的蝴蝶意象所暗示的灵魂升华，在《步履不停》的叙事中，

长子纯平为拯救溺水少年而牺牲的行为，恰可类比为蛹化蝶的

生命升华过程。蝴蝶之美与虚幻性并存，既象征瞬间的美丽，

又隐喻生命的短暂——纯平本应继承父亲行医志向，以医学才

华完成大学学业后接手诊所，却因突发事故如蝶般虚幻地消

逝。[2]进一步而言，蝴蝶作为情感与心理的投射载体，同时蕴

含自由象征的维度。纯平之死使父母陷入长子丧失的创伤，心

灵伤痕如记忆牢笼般持续束缚着他们。而被救少年每年造访纯

平家参与祭奠仪式，则折射出“自身生命建立在他人悲痛之上”

的道德重负，以及承受“与纯平相比毫无价值”“是否为拯救

纯平而死”[2]等比较性压力的生存困境。从文化宗教符号维度

考察，蝴蝶在诸多文化圈层中被视为灵魂的运载者或神圣使

者。墨西哥“亡灵节”以蝴蝶象征逝者灵魂的归返，希腊神话

中“Psyche（蝶）”与“灵魂”直接等同。蝴蝶的生命周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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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起轮回观念，文本中母亲在扫墓途中将遇见的蝴蝶视为纯平

灵魂的具象化表现。这些多重象征维度相互交织，使蝴蝶超越

单纯自然意象，深度挖掘人类内在世界与普遍生命观的象征功

能。

扫墓这一仪式在文学文本中登场的意义，内蕴着多重复杂

的象征性。扫墓作为具象化追悼死者与传承记忆的仪礼行为而

发挥作用。例如在《步履不停》中纯平扫墓场景里，长子逝去

的双亲所承载的丧失感被具象化呈现——向墓碑供奉线香、双

手合十的动作，不仅表现对死者的敬意，更作为确认生者间羁

绊的社会性仪式存在。该行为以视觉化方式展现了历经时间仍

不消散的家族哀伤，以及死者与生者间绝对的距离感。此外，

扫墓还承担着作为生死观、轮回观哲学表达媒介的角色。母亲

将扫墓途中偶遇的蝴蝶视为纯平灵魂化身的描写，与东洋轮回

思想紧密关联。此类表现与墨西哥“死者之日”传统中相信死

者灵魂归来的信仰形成共通，暗示着人类的生死观如何在文化

和宗教框架内得以表达。其次，扫墓作为显性化人物心理状态

的装置而运作。纯平双亲每年前往扫墓的行为超越了单纯的义

务性举动，象征着他们无法治愈心灵创伤的“记忆牢笼”。尤

其对母亲而言，扫墓既是拒绝接受纯平死亡的自我辩护场所，

又是向获救少年投射复杂情感的场域。进一步而言，扫墓还具

有反映社会关系与阶级结构的镜鉴功能。获救少年每年前往扫

墓的行为，既体现报恩的道德义务，又凸显其持续承受的“相

较于纯平缺乏价值”的比较压力。此类描写敏锐捕捉了日本社

会中“恩”的概念及家族间期待与丧失的结构。最后，扫墓作

为隐喻发挥着揭示时间流逝与记忆变易的功能。反复进行的扫

墓行为暗示着死者在生者记忆中的存在如何发生变异。例如纯

平在双亲心中被固化为“理想化的儿子”，而在获救少年那里

则持续变形为“负疚感”的载体。这些要素相互交织，使扫墓

这一仪式超越了单纯的习俗行为，成为深入挖掘人类内心世界

的文学装置。特别是在现代文学中，扫墓场景常被作为文化符

号处理，这些符号与普遍的人类经验直接相关联。

在文学文本中反复出现的阶梯，作为最直观的隐喻象征着

“人生的阶梯”，承载着成长与积累的象征意义。以《步履不

停》为例，良多与父亲多次共同出现在阶梯场景的构图极具深

意，父亲始终独自前行于阶梯前端，而良多则保持一定距离紧

随其后。这种视觉构图通过父亲位居阶梯高位、良多处于低位

的空间关系，暗喻了文本中将人生喻为阶梯的叙事逻辑：父亲

恒居阶梯顶端的姿态，象征其对人生高度的执着追求，每一级

阶梯皆可解读为对人生境界攀升的宣言。另一方面，良多恒处

阶梯下方且与父亲保持距离的位置关系，不仅具象化了二者在

人生追求维度上的本质差异，更隐喻了父子间因岁月流逝而累

积的深层裂痕。进一步而言，阶梯在文本中还承担着象征人生

困境与抉择的复合功能。例如，晚年丧子的父亲在扫墓途中必

须攀登的阶梯，其年迈身躯仍倔强拖曳前行的姿态，恰恰暗示

了父亲固执坚韧的性格特质——这种通过物理空间攀登行为

对精神意志的映射，使阶梯成为承载人物心理维度与命运轨迹

的双重载体。综上，阶梯作为文学装置，通过空间隐喻、位置

关系与行为象征的多重编码，既完成了对个体成长轨迹的具象

化表达，又实现了对人性困境、代际关系及精神追求的深度挖

掘，最终在文本中构建起连接具体行为与抽象哲思的象征网

络。

2 《如父如子》中的文内互文

是枝裕和在《如父如子》中反复出现的意象，通过日常细

节描写与自然隐喻的交织，构建起对血缘、情感与成长的深层

考察体系。主人公良多居住的宽敞明亮的现代公寓，象征着中

产阶级的精英逻辑。考究的西装造型、钢琴教育、私立学校升

学计划等细节，映射出良多对血缘至上主义的执念与情感的疏

离。客厅被形容为如酒店般冰冷的视觉符号，暗喻物质丰裕下

潜藏的亲子关系疏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斋木家杂乱的电

器店与围炉而坐的温暖用餐场景，通过烟火气息与情感密度的

对比形成张力。斋木雄大“今日能做的事不拖到明日，今日能

做的事不拖到明日”[3]的交往哲学，与良多的效率优先价值观

产生冲突，最终通过"半年的交往超越六年"的诘问，解构了精

英主义父亲形象。这两种空间更作为角色成长轨迹的镜像，反

映着身份认同的探索过程。在高级住宅中，孩子庆多在钢琴教

育与私立学校升学计划的规训下被塑造为精英典范，其成长轨

迹由严格的纪律规范所界定。而在木质平房中，孩子琉晴在杂

乱环境中自由成长，其身份认同更倾向于基于情感纽带而非社

会规训。这种空间差异最终指向父亲角色的重新定义——它并

非血缘的必然结果，而是通过交往、理解与共同成长的旅程实

现。例如《如父如子》结局中良多从血缘至上向情感至上的转

变，正是通过两种空间的对比得以具象化呈现。文本中“高级

却略显冰冷的豪宅”[3]与“温暖而杂乱的木质平房”[3]这对双

重家庭空间意象，以物质属性与情感温度的对立为媒介，不仅

具象化了社会阶层、家族关系与人性的本质差异，更在哲学层

面构建起对父亲角色本质的深层思考。这种空间对比的本质在

于将血缘与情感的对立关系进行视觉化呈现，最终指向父亲角

色的重新定义——它并非血缘的必然结果，而是通过交往、理

解与共同成长的旅程实现。

相机作为时间胶囊发挥功能，将未被捕捉的瞬间定格并转

化为物理存在。在是枝裕和《如父如子》中，家族相册照片背

面手写的日期笔迹，使冰冷的照片升华为承载人类情感的载

体，通过具体日期让六年间的交往获得可感知的重量。这种时

间凝固功能与《百年孤独》中奥雷里亚诺上校初见冰块的场景

存在相似性——照片作为“可见的历史”，将个体生命经验超

越生物学遗忘，转化为集体记忆的承载者。如上所述，在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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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中，相机与照片不仅作为视觉记录工具存在，更承担着记

忆、真相、身份、情感、文化等多重象征功能。其意义在于在

具象与抽象、客观与主观、瞬间与永恒之间构建起丰富的意义

网络，最终指向对人性、时间、存在的根本追问。这种象征体

系通过物理媒介实现精神维度的延伸，使文本中的时间叙事突

破线性限制，在集体记忆与个体经验的交织中完成对存在本质

的哲学勘探。

3 《比海更深》中的文内互文

台风作为重要的自然象征，台风在文本中三次登场，每次

再现通过环境描写与角色行动的互动实现意义反转。首次出现

的台风在文本开篇被描绘为“撕裂树叶的疯狂野兽”[4]，象征

家庭关系的动荡与良多对成为理想父亲的不安。第二次台风出

现在故事中盘，良多与前妻、儿子被困于老宅，此时台风被刻

画为冻结时间的怪物，暗示角色在过往与现实间的困囿状态—

—自然力量在此转化为心理压迫的象征符号。在结局场景中，

台风过境后的晴空下，其象征意义发生根本性反转，从破坏性

力量蜕变为精神治愈的隐喻载体。

作为日本典型“三低产业”的赌博游戏，映射了战后日本

社会阶层固化与底层挣扎的现实。良多作为 15年前获文学奖

后沉寂的作家，将私家侦探收入投入赌博游戏，试图通过游戏

获取前妻与儿子的抚养费。这一行为具体化了日本经济奇迹后

泡沫崩坏与非正规雇佣激增的“失去的三十年”中底层生存困

境，既批判了资本主义异化下底层将微小确定的幸福幻想作为

生存出口的悲剧性，又暗喻了在差距社会中努力未必得到回报

的残酷现实。赌博游戏成为良多心理矛盾的具象载体。他通过

沉溺于赌博游戏逃避事业失意、婚姻破裂及父亲责任。这种心

理机制在台风夜场景达到顶峰：当儿子真悟追问“梦想是否实

现”时，良多回答“比实现更重要的是追逐梦想的勇气”[4]，

这既是对努力必得回报叙事的否定，也暴露了底层在存在主义

焦虑中通过赌博游戏维系表面希望的自欺本质。赌博游戏店作

为日本特有的亚文化空间，承载着边缘群体身份认同的探索使

命。对良多而言，赌博游戏不仅是收入手段，更是维系破碎家

庭的希望纽带。他用赌博所得为儿子购买球鞋时故意损坏以获

取折扣的小聪明，既是物质贫困的应对策略，也是对父职的非

传统诠释——不同于中产精英父亲的规划逻辑，良多的父职实

现在临时共同体的交往优先中具象化。这种描写既挑战了传统

家族观念，又揭示了后工业化社会中个体通过非正规路径寻求

归属感的普遍现象，与是枝裕和《小偷家族》中“非血缘家族”

的构建逻辑形成呼应。

综上，良多通过赌博游戏获取抚养费的行为，既是社会批

判的棱镜，也是心理机制的显微镜。它揭示了战后日本社会在

经历经济奇迹与失落时代时的精神分裂，最终指向对人性、时

间与存在的终极追问——在希望与绝望的交织中，个体如何超

越血缘必然性与赌博游戏的幻想，探寻真正作为父亲的存在之

道。

4 文内互文的意义与价值

在互文性理论得视角下分析是枝裕和文学作品《步履不

停》《如父如子》《比海更深》中的“文内互文”特征。通过

解析三部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如《步履不停》中的蝴蝶与

阶梯、《如父如子》中的家庭空间与相机镜头、《比海更深》

中的台风与赌博，揭示这些符号如何通过文本内部的循环机制

构建叙事系统与意义网络，进而阐明是枝裕和作品在叙事技法

与主题深度上的独特性。具体意象的重复运用实现了是枝作品

中意义的增殖与深化：《步履不停》的蝴蝶承载着生命蜕变、

文化记忆与宗教信仰的象征维度；《如父如子》通过家庭空间

的对比解构传统血缘关系，凸显家族关系中情感纽带的核心地

位；《比海更深》的台风与赌博游戏则分别象征自然破坏力与

失败者的生存策略。这些发现不仅丰富了是枝作品的理论阐释

维度，更提供了互文性理论在是枝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范例与

视角，实证了该理论在解析叙事结构与挖掘主题意义方面的解

释力。最终指向对是枝裕和创作本质的深层把握：其作品通过

具象符号的循环使用，在文本内部建立起连接具象与抽象、个

体与集体、瞬间与永恒的意义网络。这种叙事策略既实现了对

人性、时间、存在等普遍命题的哲学追问，又通过日本社会特

有的文化符号与空间隐喻，完成了对战后日本社会精神变迁的

微观史学书写。是枝裕和的自我间性文本特征，本质上是通过

重复与差异的辩证法，在文本内部构建起指向终极问题的意义

迷宫，使读者在符号的循环解读中不断接近对人性本质的深刻

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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